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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的芬芳（油画） 王妍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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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是岷江的支流，两岸群山绵

延，险滩密布，水流湍急。太平天国著名

将领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在大渡河畔

安顺场渡口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

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

北地区。蒋介石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

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严令“追剿”

军各部向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急进。为抢

在国民党“追剿”军赶到之前渡过大渡河，

中央红军决定实施强渡。本文作者杨得

志记述了他指挥红1团夺占安顺场，发起

强渡大渡河战斗，组织渡河奋勇队成功控

制对岸渡口的战斗过程。战斗的胜利，突

破了被国民党军认为插翅难飞的大渡河

天险，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通道，写下了

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光荣的使命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工农红军渡过
金沙江，经会理、德昌、泸沽，来到冕宁。
我们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担负了光荣的先
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
特派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
司令和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
配属一团指挥。当时，我在一团当团长。

这天，上级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
了我们一团。部队立刻从离大渡河一百
六十多里路的一个庄子里，冒雨出发了。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据传是
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现在，我
们的处境也很险恶：后有周浑元、薛岳、
吴奇伟等数十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
阀刘湘、刘文辉的“精悍部队”扼守着大
渡河所有渡口。蒋介石猖狂地吹牛说：
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几十万大军
左右堵击，共军有翅也难飞过。他还梦
想，要让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经过一天一夜冒雨行军，部队在一
个山坡上停下来。这里离安顺场只十
多里路，大渡河“哗哗”的水声都可以听
到。一百四十多里路的急行军真够疲
劳的了，战士们一停下来倒头就睡着
了。这时已是夜间十点多钟，我急忙找
来几个老乡了解情况。

老乡介绍的情况和我们侦察的基本
一致。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
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我渡河，经常有两个
连在这里防守。所有的船只都已被抢走、
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安顺
场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团的主力在渡口
下游十五里处），上游的泸定城驻有三个
“骨干团”，下游是杨森的两个团，要渡过
大渡河，必须首先强占安顺场，夺取船只。

情况刚了解清楚，指挥部便来了命
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
渡过河。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特
别指示我们说：“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
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
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

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
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
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

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看完命
令，团政委黎林同志坚决地表示。

胜利的前奏

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冒着毛毛细
雨，摸黑继续前进了。

根据分工，黎政委带领二营至安顺
场渡口下游佯攻，以便吸引那个团的主
力；我带一营先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
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天漆黑，雨下个不停，部队踏着泥泞
的小路前进。大约走了十多里，便靠近
安顺场了。我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

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红
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出
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因此毫无戒备。
“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尖兵排与敌

人哨兵接触了。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红军战

士的回答像春雷，扑向敌人。
“砰！”敌人开枪了。我们的火力也

从四面一齐吼叫起来。愤怒的枪声，湮
没了大渡河水的咆哮，湮没了敌人的惨
叫。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活着的，有
的当了俘虏，有的没命地逃跑！两个连
的敌人，不到三十分钟就全被打垮。

正在战斗时，我来到路旁一间屋子
里。突然听到一声喊叫：“哪一个？”通
信员一听声音不对，枪栓一拉大吼一
声：“不要动！缴枪不杀！”敌人摸不清
我们的情况，乖乖地缴了枪。事也凑
巧，原来这几个敌人是管船的。我急忙
要通信员将这几个俘虏送到一营去，要
一营想法把船弄来。

一营花了好大的劲，才把渡船弄到
手。这里只有这条船，它现在成了我们
唯一的依靠。

占领了安顺场，我来到河边，只见
两岸都是连绵的高山。河宽约三百米，
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
卷起老高的白浪。现在一无船工，二无
准备，要立即渡河是困难的。我急忙一
面把情况报告上级，请求指示，一面作
渡河的准备工作。这一夜，我在安顺场
街头的小屋里，一会儿踱着步，一会儿
坐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问题。

我首先想到凫水。可是河宽约三
百米，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就
会被急流卷走。

我又想到架桥。仔细一算，每秒钟
四米的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
头也困难。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还是
那只渡船。于是我立即把寻找船工的
任务交给了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

一营长派出许多人到周围山沟里
去找船工。一个、两个、三个……等到
找到了十几个船工，天已大亮了。

十七勇士

天明、雨停，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
白云，被雨水冲洗过的悬崖峭壁显得格
外高大。大渡河水还在一股劲地咆哮、
翻腾。此刻，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
到远处的一切：对岸离渡口一里许，是
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周围筑有半人
高的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四周
都是黝黑的岩石。估计敌人的主力隐
蔽在小村里，企图等我渡河部队接近渡
口时，来个反冲锋，迫我下水。
“先下手为强！”我默默地下定决

心。随即命令炮兵连的三门八二迫击
炮和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阵地上，轻
机枪和特等射手也进入河岸阵地。

火力布置好了，剩下的问题还是渡
河。一只船装不了多少人，必须组织一
支坚强精悍的渡河奋勇队。于是我把挑
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同志。

战士们知道组织奋勇队的消息后，
一下子围住了孙继先同志，争着抢着要
参加，弄得孙继先怎么解释都不行。
“怎么办？”一营长问我。我又是高

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
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
因此，我决定集中一个单位去。

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里选派。
二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静听着营
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连长熊尚林，二
排长罗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
表克，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
士张桂成、萧汉尧……”十六个名字叫
完了，十六个勇士跨出队伍，排成新的
队列。一个个神情严肃，虎彪彪的，都
是二连优秀的干部和战士。

突然，“哇”的一声，一个战士从队
伍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着
“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奔向营长。我
仔细一看，原来是二连的通信员。孙营
长激动地看看我，我也被眼前的场面所
感动。多好的战士啊！我向孙营长点
了点头，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孙营长说
了声“去吧！”通信员破涕为笑，赶忙飞
也似的跑到十六个人排成的队列里。

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十
七个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
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
具。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飞舟强渡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带领着
十六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

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
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胆战心惊的敌人，向我渡船开火了。
“打！”我向炮兵下达了命令。神炮

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
事，“嗵嗵”两下，敌人的碉堡飞向半
空。我们的机枪、步枪也发挥了威力。
炮弹一个个炸在敌人的碉堡上，机枪像
暴风雨一样卷向对岸，划船的老乡们一
桨连一桨地拼命划着。

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四
周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所有人的
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

突然，猛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
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我一阵紧张，只见渡船随着巨浪起
伏了几下，又平静下来了。

渡船飞速地向北岸前进。对面山
上的敌人集中火力，企图封锁我渡船。
十七勇士冲过一个个巨浪，避过一阵阵
弹雨，继续奋力前进。

一梭子弹突然扫到船上。从望远镜
里看到，有个战士急忙捂住自己的手臂。
“他怎么样？”没待我想下去，又见

渡船飞快地往下滑去。滑出几十米，一
下撞在大礁石上。
“糟糕！”我自语着，注视着渡船。

只见几个船工用手撑着岩石，渡船旁边
喷起白浪。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
游的漩涡中，船非翻不可。

“撑啊！”我禁不住大喊起来。岸上的
人也一齐呼喊着，为勇士们鼓劲、加油。

就在这时，从船上跳下四个船工，他
们站在滚滚的急流里，拼命地用背顶着
船。船上另外四个船工也尽力用竹篙撑
着。经过一阵搏斗，渡船终于又前进了。

渡船越来越靠近对岸了。渐渐地，
只有五六米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疯狂的
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跳上岸去。

突然，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拥
向渡口。不用说，敌人梦想把我们消灭
在岸边。
“给我轰！”我大声命令炮手们。
“嗵嗵！”又是两下巨响，赵章成同

志射出的迫击炮弹，不偏不歪地在敌群
中开了花。接着，李得才同志的那挺重
机枪又叫开了，敌人东倒西歪，一个接
着一个倒下去。
“打！狠狠地打！”河岸上扬起一片吼

声。敌人溃退了，慌乱地四散奔逃。“打！
打！延伸射击！”我再一次地命令着。

又是一阵射击。在我猛烈火力掩
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个勇士飞一样
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
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
渡口的工事。

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一
次向我发起了反扑，企图趁我立足未
稳，把我赶下河去。我们的炮弹、子弹，
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烟幕中，敌人
纷纷倒下。十七位勇士趁此机会，齐声
怒吼，猛扑敌群。十七把大刀在敌群中
闪着寒光，忽起忽落，左劈右砍。号称
“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
往北边山后逃跑。我们胜利地控制了
渡口。

过了一会儿，渡船又回到了南岸。
孙继先同志率领机枪射手上了船，向北
岸驶去，继后我随之过河。这时，天色
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
一船地运向对岸。我们乘胜追击，又在
渡口下游缴了两只船。于是，后继部队
源源不断地渡过了大渡河。

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成功，有力地
配合了左翼兵团抢占泸定桥。很快，泸
定桥被我红四团胜利夺取了，红军的千
军万马在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蒋
介石企图把我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
梦想彻底破灭了。

这次行动的胜利，是由于党中央和
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刘、聂首长的正确指
挥，人民的支援，和红一团全体指战员坚
决服从上级指挥，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
斗作风而取得的。而十七勇士强渡大渡
河的英雄壮举，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湖南醴陵

人。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

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武

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

长，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4年逝世。

强渡大渡河
■杨得志

阳光下，鹅黄涌动，油菜花漫山遍
野。一个身着旧军装的退伍老兵，漫步
田间。晨露留在田埂上，田埂油亮可鉴；
晨露躲在花蕊间，微风中滚动着粒粒晶
莹。看江南好风景，不免想作画中人。
画中的老兵，就是我的班长刘光明。

20世纪90代初，我从湖北来到东北。
东北冷，但因为内心燃烧着激情，我觉得周
身暖流奔涌。在随后的元旦文艺晚会上，
我把军旅之初的温暖生活编成相声，获掌
声无数。一夜之间，我成了新兵连的名人。

不久，文艺队一个老兵来找我，问我
愿不愿到文艺队去搞些小剧本创作，我
连说愿意。结果，被我们班长撞见了，他
很客气地送走那个老兵，然后对我说，你
不适合去那里。文艺队是业余演出队，
会吹拉弹唱的老兵一大堆，根本轮不到
你。我满肚子不快，觉得班长自私，想把
我留在他身边给他争荣誉。

新兵下连，班长直接把我要到了他
们班。

我高中时就喜欢写东西，到部队后，
旅里的广播稿我经常上，驻地电台也上过
一两回。我根据自己的喜好，报了军报社
办的一个新闻函授班。半个月后，我收到
了实习采访证，于是高兴得好像屁股着了
火，东跑西颠，到处找线索、挖新闻，仿佛
自己已经是一个记者。一个星期天，我把
采访证往哨兵眼前一晃，大摇大摆出了营
院，到城里去寻类似于见义勇为、拾金不
昧的故事。回连时，天都黑了。班长已在
连队大门外等我，我跟着他回到宿舍。全
班人列队两边，成夹道欢迎之势。我暗自
窃喜着，正要向他们汇报我的采访成果，
忽听班长冲我吼道：“站好！”我看到一张
铁青的脸。我说，我采访去了。说着就亮
出我的采访证，这是我的“尚方宝剑”。没
想到班长一把抢过去，唰唰几下将采访证
撕得粉碎，扔进纸篓。班上那个总站排尾
的小不点，极快地拿走了纸篓，送到垃圾
场倾倒一空。

班长是安徽肥东人，初中生。“聪明不
可盖主”，他这是妒忌。我心里不服，不满
情绪在眉眼间表露出来。班长一声：“出
操！”我们就跟在他身后，走向操场。那个
下午，我立正时站成“三道弯”，行进时迈
着“肥鸭步”，一班人都看出我的抵触情
绪。班长当然有所察觉，但他并没与我过
多纠缠。晚上，班长把我带出宿舍。那是
个有月亮的夜晚，月下枝影摇曳，我心生
忐忑。穿过树林，来到器械场，四周空寂
无人。明月如镜，我心亦如明镜般清晰，
班长找我“单挑”来了。我低头，望着月光
水一样洒在沙地上，爬上我和班长的脚
背，继而爬上班长的肩，之后，爬上我的肩
头。班长略比我矮。我做好了心理准
备。等着班长挥拳，一拳、两拳、三拳。这
是我的底线，第四拳挥来，我就要接招
了。出乎意料，班长把一只手轻轻地落在
我的肩上，手指头像弹钢琴一样敲打着我
的肩胛骨。他说，喜欢写作这是好事，但
写作是个漫长的过程，你能在这短暂的两
年时间里写出一本《红楼梦》吗？你有文
化，应好好学习军事，争取考军校。那时，
我相信你会写出很多好作品。

班长说着，声音低沉下去，像是嘴里
含着沙粒。他说，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
亏。文化不行，就跟人拼体力，拼军事，
拼技能。可时代不一样了，仅靠这个，在
部队已经难以立足了。

班长其实很优秀，是旅里的提干预
备对象。月色朦胧，映照着班长这个月
夜的忧伤。他本来是安慰我的，但现在，
好像该我安慰他了。可我一句话也没
接，任他自说自话，他说：“我今年可能是
最后一年服兵役，当然我要做最大的努
力，争取不上就回家去了。肥东的乡下
虽然不富裕，但风景很美。三月，油菜花
盛开，漫山遍野一片金黄，真美。我回去
就娶媳妇，用不了几年，就可以牵着儿
子，带着媳妇，走在油菜花田里……”

班长语气很平静，但我能感知到他
的内心，他太想留在部队。我不知说什
么好。我想，那一刻，除了温柔的月光，
一切安慰的话都苍白无力。

经班长向营连争取，我很快就进了教
导队学军事。业余时间，班长带着我跑5
公里，练轻武器射击。年底，因缺少骨干，
连队留班长超期服役。尽管班长一直瞒
着我，我还是知道，班长最终提干未果。
这时已是盛夏时节，我在文化补习班紧张
地学习，听说后去找班长，想安慰他两
句。营门口有一家餐厅，我请班长到那里
去。班长说，你学习紧，等你接到军校录
取通知书，我们再去。班长又说，这样挺
好，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卸掉了，突然觉得
浑身都轻松，终于可以回家种油菜了……

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们正在
野外驻训。班长走进帐篷，从他背包里翻
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中。我一看，正是我
那个采访证。班长说，到了军校，正好发挥
你的专长。我问班长，你不是撕掉了吗？
班长笑着说，优秀的射手，手永远比眼快！

班长低头帮我打背包，我看到他的
眼泪雨点似的滴在他忙碌的手上，滴在
我那草绿色的军被上。一直噙在我眼里
的泪，也奔涌而出。

我们再也没吱声，嗓子被一种浓浓
的酸涩弥漫，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露出
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

那年底，班长退伍了。
三月的油菜花盛开，一个老兵牵着

一个小男孩，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他们
漫步在花丛中……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
的生活画面。此刻，我正应验着班长的
预言：成为一名军官，白天，献身祖国的
国防事业；夜晚，青灯黄卷，抒写不尽的
军营故事。

班
长
的
油
菜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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逶迤连绵的伏龙山脉，横亘在浙江
中部。山脉中有条蜿蜒的古道，在岭口
古道旁有口塘，一面流向义乌，一面流
向浦江，名叫分水塘。旁依的小山村，
就叫分水塘村。

偏远的山村，静谧、安详。1920 年
初春的一天，有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
提只箱子从这条古道上回到村子。他
到家就与母亲打扫整理柴房，用两条
长板凳架起门板，将从杭州带回的书
籍、资料庄重地放置在上面，然后备了
笔墨、砚台、煤油灯。他夜晚在门板上
铺开被褥睡觉，白天以门板为桌，翻阅
书籍。

他时而提笔直书，时而扶倚柴门仰
望。这时，早春的鲜花绽放在山野，院
落里杏花盛开。山乡的景色很美，可这
社会纷乱落后需要变革。他是肩负变
革的使命回归故里的。他要在这间简
陋的柴房尽快译出《共产党宣言》。翻
译的过程，是他学习、理解这部经典著
作的过程，也是他孜孜追求真理的过
程。他译着译着，就有种崇高的神圣感

在心底涌动：《共产党宣言》所指明的道
路，不正是我陈望道所期望的正道嘛！

陈望道生于 1891年冬，6岁时白天
念私塾，晚上跟父亲习武，后入义乌绣
湖书社和金华府中学堂就学。怀揣“教
育救国”思想，又向往“实业救国”“科技
救国”，陈望道便赴杭州、上海补习英
语，于 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逐
渐接受了社会革命的思想。他人生的
道路，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望道学成回
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主要从
事国文教学和教育改革工作。

这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
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
知识分子与孙中山、宋教仁等，在各自
的撰文中已经摘译、引用《共产党宣言》
中的片段，但一直没有一部全译本。《共
产党宣言》博大精深，翻译是件非常困
难的事情。

这一切，陈望道有所耳闻，但想不

到历史的使命会落在自己肩上。陈望
道接到了邵力子的信及日文版的《共产
党宣言》，他又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处借得英文版的《共产党宣
言》。仿佛是黑夜里见到了光明，他的
心胸忽地亮堂起来，便匆匆收拾了行
装，返回阔别数年的家乡。

春寒料峭，柴房四壁清冷。为了译
句恰当、精准，陈望道不时起座，在房里
踱来踱去。当推敲出得意的言语时，他
的心绪顿时像山花那样绽放，像分水塘
的水波那样荡漾开来。

为尽快译出这部经典著作，陈望道
夜以继日。母亲看他废寝忘食的模样，
除一日三餐外还时而给他配点儿点
心。有天母亲端来几个粽子和一小碟
红糖水，吩咐他蘸着吃。过了一会儿，
母亲在门口问他，红糖够不够，要不要
我再给你添些？陈望道回答说，够甜，
够甜了！待母亲进门，看他满嘴黑乎乎
的模样，又心疼又好笑。原来他把墨汁

当作红糖水蘸着吃了。母亲数落他几
句，他却呵呵地笑了。

寒春的深夜，柴房油灯昏暗，跳动
的火苗，在陈望道心目中，闪烁的是无
限的光明，点燃的是热切的期盼。在缺
少资料与工具书的困境下，陈望道“费
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于 4月下旬完
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
言》的翻译工作。
《共产党宣言》原准备在《星期评

论》上连载，该刊因进步倾向被当局发
现，勒令停刊。直到 1920年 8月，《共产
党宣言》才印刷出版。这是《共产党宣
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如同寒冬后

的春雷，在中华大地上滚动。广大革命
群众，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从这部伟大
的著作中寻找真理，寻找社会变革的道
路。这个中译本的出版，为 1921年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如今的分水塘，青山葱翠环绕，塘
水清澈长流。村庄的面貌和村民的生
活，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陈
望道故居也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和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前
来参观和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镶嵌在故居的
墙壁上，也镶嵌在人们的心里。

柴门望道
■王贤根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